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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

和你最亲的那个女生，
跟我是因为电视才认识的。
光凭着这一点，我就应该对
电视好一点才对。

但就是因为我和她都是
做电视节目的人，我们应该
要比一般人更了解电视做得

到的事和做不到的事。就像
养鸡的人，不应该假装鸡既
会生鸡蛋，又会打毛线。

电视只是吉普赛算命
师桌上的水晶球。我们透
过它看到一些别人的事，就
这样。

我们看到别人踢足球，
但我们自己瘫在沙发上。我
们看到有人在打仗、有的房
子被火烧，但我们只有力气
烦心我们的背痛和青春痘。
我们关心一堆存在或不曾存
在过的皇帝大官格格大侠煞

有介事地活着，但这些人永
远不会关心我们，连看都永
远不会看我们一眼。

我们见证各国人种在我
们眼前抵死缠绵地恋爱，但
我们自己好寂寞。

亲爱的宝宝，电视没有

那么不好，电视只是让我们
误以为：好多人好多事都跟
我们有关，却忘了提醒我们
一声：其实那些统统不是我
们的人生。

EF<GHI

亲爱的宝宝：

我是大量使用字的人，但
好笑的是，我仍然老是本能
地、土气地驯服于字的力量。

我常常经过一家店，这家
店是卖鱼的，店的招牌上写着
店的名字：“尼罗河”。我就忍
不住每次都悠然神往地揣想

着店里的鱼全是尼罗河来的，

然后进一步想象着尼罗河里
的鱼都长什么样子。

天可怜见，那家店的鱼
无非就是从三条街以外哪个
批发中心批来的吧！

我还会在店里为某人选
卡片。看到一张卡片上印了一
群螃蟹，其中只有一只把八只
脚染成彩色的，底下印了一行

字：“你是最特别的……”
这样我也会相信，脑中

也真的乖乖浮现“某人确实
很特别”的念头。真是的，在
看到这张卡片之前，我还从

来不曾觉得这个某人有什么
特别的呢！

我用字用了这么多年，怎
么还是如此受制于文字呢？

如果是很会用符咒的巫
师，一看到其他巫师写的符
咒，一定一眼就看穿上面附了
多少法力。没有法力的，动手撕
去就是，管它上面写了什么。

我却像个初认识字的土
人，随便写一个店招牌也唬
得住我，随便印就印个几万
张的卡片也能说服我。

宝宝啊，你认识字以后，
要以我这个愚人为戒。

我恐怕会继续的，这么

相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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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

今天店老板有两个十二
英寸电影人形玩偶让我选。一
个是《七宗罪》里，拼了全力
对抗宗教杀人狂的热血警探，
穿旧皮夹克的布莱德·彼特的
人形。另一个，是《沉默的羔
羊》里聪明、博学、优雅，只是

太爱吃掉别人鼻子只好给他
戴上透气面罩的人魔医生，安
东尼·霍普金斯的人形。

玩具店老板说，布莱德·
彼特的人形比较难得，因为
制造的量很少。而且，《七宗
罪》这一款是所有布莱德·彼

特人形里，做得最像的。
我是很喜欢英文片名直

接就叫作《七》的这部《七宗
罪》，阴暗、愤怒、掉书袋，巴不
得用死尸编出一支芭蕾舞来。
“很抢手喔，你不要，马

上会被买走了。”老板把布
莱德·彼特人形装回盒子里。

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真

的。
我当然选了戴面罩的十二

英寸的吃人肉医生。啊，谁能抗
拒拥有他作为“玩偶”呢。

OPQR

医院内外忽然变得异常

平静。专案组分组行动，常标
静观其动。似乎到了收网的
时刻，但常标也在等待部里
的人来配合“专案侦破”，医
院平静如水，让人有一种寂
静得可怕的感觉。

戴枫自从黄岛归来，反

而变得异常镇静，每天按时
上班，又仿佛在躲避着什么。
深夜，海风吹得潮汐声入窗，

隐隐的海腥味扑面而来，常
标独自站在窗前凝望。他在
等待着什么。下半夜，常标才
入睡，忽然手机急促地响起。
“报告常队，监控室发现

在海滩的镜头有白光出现。”
“好，注意观察。”

……
又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常标坐在沙发上，拿起电

话。“报告常队，值班护士王
玲珑报告，她刚才在灰楼附
近，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幽灵
在晃动，从灰楼周围行走飘
忽，又从墙头飞了出去。”
“好！注意观察。”常标

独自坐在桌前，他按兵不动。
静静地听着四周的声息，他
忽然听到了有一种异样的声
音，仿佛是脚步声，又远去
了，又是轻微的关门声！在这

黑夜里却很难听清楚，就在
楼中，仿佛就在头顶之上。他
看看表是2时36分。电话铃
声又响了，常标急忙接起。
“报告常队，海滩上发现

情况！半小时前，镜头出现了
白光，可能有人进入秘道。”

“你们从海滩进入秘道，
进去看一下，行动！”

过了十几分钟，电话声响。
“报告常队，我们已深入

到秘道中，发现有一具骷髅
不见了。”

“好，注意观察！”常标眯
起眼睛，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一

有动静立即行动，而是静静地
守在屋中，听着一个个消息。此
刻，他胸有成竹地等待着。

天亮时分，潮声大了起
来，海风卷着海浪冲击着礁
石，发出剧烈拍岸的声响。门
开了，杜立、小宽等十几名警

员集合在小会议室里，大家
一夜没睡，但都看不到倦意，
而是非常兴奋。

医院小会议室内，警员
们都已坐在了桌前。常标站

起身来：“大家辛苦了，现在
谈谈情况吧！”

“我们在内科病房，找到
了王玲珑，她哭哭泣泣地报
告，她见到一个白色的幽灵，
在灰楼与太平间之间晃动，
太可怕了。”
“我们一直在监控室，监

控海滩的镜头闪过一道白光

之后，就定格在暗白的镜头
上，起初我们不以为会有什么
情况，可发现有点不对劲。”
“大概在2点钟，又有一

道白光闪过，我们赶到海滩，
见镜头上罩上了一个塑料
纸。再赶到秘道里，见那骷髅

消失了，正好是那具做过技
术处理的。我们在海滩上寻
找，在礁石下的沙滩上，露出
了一角没有掩埋好的塑料
袋，里面正是那具骷髅……”
“戴枫一直在内科值班。

王玲珑报告情况的时候，戴

枫在值班室里休息，1点 30
分时，他去了一次厕所……”
“野草一直在他的房里

没有活动，他白天与几个外
地的朋友去街上喝酒，一直
到夜里 1点 20分才回到病
房，他喝了很多，进屋不久，

就鼾然睡去了……”
“黄岛派出所报告，秋山

在山上没有下来。”
“汤凤一直在妇产科的

产房里……”
“惠姣今天去了茶楼，老

同学聚会，直到深夜才回来，

人也喝得有些醉了，大概是
2点钟回到宿舍。”
“似乎视线之内的人都

与白色幽灵没有在时间上吻
合，但这里边也不排除我们
的监视上有漏洞。但这次有
计划的行动，是有意的引蛇

出洞的计划，已初步达到效
果。看来蛇已经自己出洞
了。”常标高兴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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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曹小芬在星期一的

晚上被杀人犯赵鑫劫持了。这
件事活生生地发生了，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那是星期一的晚上八点
二十分，曹小芬站在春天大厦
二十三楼的电梯口等电梯，那
时电梯显示在二十六楼，也就
是该楼的最高一层。曹小芬按

了电梯的按钮，就把自己整个
松了下来。在此之前，她一直
保持着上舞蹈课的时候对体
态的要求，收腹、提胯、立腰、
扬背、两肩自然下垂。每次上
完舞蹈课她都会不自觉地保
持这个体态一段时间，这个时

间也就是从健身房走到电梯
口所用的时间。参加舞蹈班训
练已经一年多了，曹小芬这样
做是不愿意放弃自己。曹小芬
是那种不算成功、却总是有梦
想的女人。

张凯旋的意外死亡对她来

说是人生中的一个大疙瘩，但
好在他们还没有孩子，并且他
们的婚姻生活一直都是平淡、
平静的，据说张凯旋在外面不
安分，但这都是张凯旋死了以
后，一些不知道安了什么心的
人打来电话说的。曹小芬听了

也就听了，从不往心里去。
曹小芬知道自己是掉在

福窝里了，一个从小县城出来
的中专毕业生，在这个省会大
城市里，不仅有一套80平米
的高尚住宅，还有一份月工资
2000多元的工作，这对于她

儿时的那些伙伴来说，简直就
是梦想，就连在深圳的刘萍萍
也时常流露出羡慕的语气。张
凯旋死了半年，曹小芬就把家
里过去的电话号码给换了，那
些乱七八糟的传言也进不到
她的耳朵里来了。

曹小芬按了电梯的按钮

以后，整个身体就垮下来了，
但是，曹小芬的眼睛最精神，

她一眼就看到了贴在鼻子前
面的那张通告。一张A4的复

印纸，最惹眼的是印在上面的
那个男人的照片，很帅的一张
男人脸，整个脸盘很瘦削，一双
细长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嘴唇
很有个性。曹小芬一眼就看出
他很像韩国的一个男影星。

曹小芬把目光从照片移

到了文字上，她看清了这是一
则通缉令，照片是犯罪嫌疑人

赵鑫的。曹小芬潦草地看完了

通缉令的内容，又把目光投到
了那张照片上，越看越觉得像

一部韩剧里的男主人公。这时
电梯就到了，门缓慢地向两边
缩去，曹小芬一步跨了进去。

进到电梯里，曹小芬才看
到里面已经站着一个男人。男
人站在电梯的一个角落里，后
背就靠在电梯的后壁上，他穿

一件米黄色休闲服，一条泛白
的牛仔裤，一双咖啡色的休闲
牛皮鞋。曹小芬站在一进电梯
的地方，和那个男人正好成一
条斜线对视。她看到那个男人
的目光一直在自己的身上扫
射。他戴了一副墨镜，曹小芬

心里暗自想，什么意思啊，把
自己搞得像一个明星似的。想
到这，曹小芬的目光就结结实
实地打量了一下对面的男人，
这样一打量，她的心忽地提了
起来，尽管男人戴着墨镜，曹

小芬还是看出来，眼前的这个
男人和电梯门口通缉令上的
男人是惊人的相似。

电梯突然咯噔了一下，像
是打了一个嗝，吓得曹小芬出
了一身冷汗。电梯并没有停下
来，又向下滑去，只是滑得不顺
畅，疙疙瘩瘩的。曹小芬心想，

一定要发生什么事了。可是她
并不是一个很有预见性的人，
张凯旋出车祸的时候，她也在
车上坐着，张凯旋开车，她在一
边睡得像死过去一样，等她醒
过来的时候，她和张凯旋已经
是阴阳两界的人了。

曹小芬对自己说，不可能
有这样的事。电梯到了二楼的
时候，曹小芬像是看到了曙光
一样，她的身体也向电梯门口
移了移，突然，男人一步跨到
了曹小芬的身边，他挽住了曹
小芬的胳臂，一把刀顶在了曹

小芬的腰部，说，你猜对了，我
就是那个被通缉的杀人犯。曹
小芬的腿忽地软了。

UVWXYZ

我又开始一个人住。上天

看出来我寂寞了，居然给我送
来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舞蹈
学院附中度过的，马儿是我在
学校里最最要好的朋友。事先
没有任何预兆，突然，她来到
了北京。

有一天，我接到她的电
话，她告诉我，她到北京了。我
很意外，因为我知道她在南方
发展，而且在那里还有男朋
友。我立刻有了不祥的感觉。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她
在南方发展得不是很好，想来

外语学院学英语。我去接她，
见她提着行李箱———她所有
的财产，只身一个人过来了，
心里便明白了几分。

马儿在北京没有亲戚，我
们上学时的同学也都分回了
贵州。我对她说，你过来住吧，

我这儿有房子。这样，又有了
一个好朋友陪我住。马儿在北
外报了一个英语进修班。北外
在魏公村，而魏公村又正好离
双安很近。一切真是天意！

如我所料，她在南方刚刚
结束了一段伤感的恋情。她这

种冒险精神、这种义无反顾，
大概是想拼命逃离那个城市，
逃离内心的感情伤痛，为自己
寻找一个新的支点。学外语，
只是这种逃离的一个借口吧。

马儿的心情不是很好，每
天疯了似的学习语言。一盏昏

暗的台灯，留给我一个埋头苦
读的背影。她拿着很多外语书
和复习资料，拿着各种复读
机，专心致志地背啊、记啊。我
不知道她的动力是什么，她的
目标是什么。每天很早她就要
起床，坐公共汽车去上课，晚

上还要自己补一堂课。我不敢
用太多的时间和她聊天，怕打

扰她，我完全能理解她承受的
那种压力。

马儿和我都是贵州人，我

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有类
似的成长背景，住在一起自
然也十分融洽。她和 Sarah
一样，很会照顾人。我的第二
次“同居”生活，主旋律依然
是快乐。

马儿的妈妈老催她赶快

找个男朋友。马儿一点不急，
对妈妈的态度不置可否。我问
她怎么想的，她说她对婚姻没
有什么想法，她不太会去接受

另一个男人，所以白马王子也
不会在这时候出现在她身边，

这种事对她显得不太现实。但
是，马儿想单身，老天不答应。
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位新客
人，马儿的班主任，英国男孩，
非常单纯，叫 Rich。由于
Rich的突然闯入，我们原来
的生活节奏一下被改变了。我

们两个女孩的生活，开始加入
一位异性成员。我们带着他一
起去郊外玩儿，带着他逛秀水
街、买碟、打台球，他对一切都
表现出特别的新鲜感和好奇，
非常可爱。

我对马儿说，他在追你。

她说不可能，她决不会和任
何人好。以后 Rich再找她，
她就让他吃闭门羹。可是
Rich很执著，穷追不舍，绝不
言弃！看着他们来回折腾，我
都累了，就跟马儿说：算了，你
饶了他吧！

最终，Rich还是以实际
行动打动了马儿，他们恋爱
了。只是我对他们的关系一直
保持着冷静、中立的态度。
Rich的年龄太小了，他这样
的年龄，还没玩够呢，马儿可
不想玩，她找男友，是想踏踏

实实过日子的。就在我踌躇之
际，Rich却做了一件惊天地、
泣鬼神的事———他向马儿求
婚了！我们当时全傻了。

Rich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把马儿带走了，带到了英
国。马儿在英国一直与我保持

电话联系。我得知，她在英国
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在一家
大公司做总裁秘书，生活美
满。她在电话里无限感慨地
说，当初我们都没想到，几年
后生活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她说，现在你得赶快加油啊。

我听了，心里酸酸的。爱情是
一种缘分。缘，可遇不可求；
急，急不来，求，也求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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